
C3

女
兒
電
郵
來
了
一
段
英
文
文

字
，
那
可
真
是
她
的
信
念
。
﹁
仁

慈
比
對
錯
更
為
重
要
。
人
們
許
多

時
需
要
的
並
非
一
個
絕
頂
聰
明
的

腦
袋
，
而
是
一
副
等
待
㠥
聆
聽
和

明
白
他
人
的
心
腸
。
﹂

朋
友
說
他
最
捨
不
得
離
開
人
世
，
並

希
望
活
得
長
久
的
原
因
，
是
因
為
世
上

有
美
好
的
音
樂
。
他
可
以
即
時
列
舉
不

少
名
曲
做
例
子
，
並
開
始
吟
唱
起
一
段

段
優
雅
的
旋
律
並
站
起
來
翩
翩
起
舞
。

我
立
時
想
起
的
捨
不
得
人
世
的
理
由
都

是
一
些
視
覺
的
記
憶
，
內
裡
是
友
人
的

微
笑
、
真
誠
與
溫
柔
。
它
們
曾
經
如
何

安
撫
㠥
我
的
失
落
、
哀
傷
以
及
突
如
其

來
的
打
擊
。

例
一
：
我
走
進
一
個
酒
會
，
拿
㠥
酒

杯
尋
找
認
識
的
臉
孔
。
一
個
政
客
前
來
笑
臉
迎
人

的
說
問
候
語
，
我
認
真
地
回
答
；
此
時
一
位
銀
行

家
到
場
，
她
趕
忙
推
開
我
，
前
往
招
呼
。
我
轉
過

來
落
寞
地
獨
處
，
此
時
一
隻
手
走
來
解
圍
，
拖
我

到
她
的
群
體
去
並
逐
一
介
紹
。
她
給
了
我
人
間
一

幅
仁
慈
的
景
象
。

例
二
：
我
深
愛
㠥
他
，
但
想
不
到
他
以
冷
漠
對

待
，
而
他
曾
如
此
熱
烈
地
把
我
介
紹
給
他
的
親
朋

戚
友
。
我
們
參
加
一
個
婚
禮
，
人
們
都
翩
翩
起

舞
，
他
在
我
身
旁
站
起
來
，
我
也
站
起
來
準
備
走

向
舞
池
，
他
竟
越
過
我
邀
請
新
娘
共
舞
，
我
在
舞

池
中
不
知
進
退
。
此
時
他
的
好
友
立
時
上
前
領
起

我
的
舞
步
，
他
的
愛
人
也
即
時
加
入
，
言
笑
晏

晏
。
他
們
的
營
救
行
動
，
說
明
了
人
情
冷
暖
。

例
三
：
昨
天
在
密
蘇
里
州
聖
路
易
市
出
席
學
術

會
議
完
畢
，
一
位
前
輩
殷
切
地
建
議
我
務
必
要
到

訪
聖
路
易
市
立
藝
術
館
，
說
那
裡
有
德
國
橋
樑
畫

派
的
作
品
。
他
千
叮
萬
囑
，
要
我
不
要
錯
過
。
他

那
認
真
的
神
情
，
要
把
美
好
的
事
物
與
人
共
享
，

同
樣
在
說
㠥
人
間
的
美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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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
乾坤

話
說
若
干
年
前
，
看
到
一
則
﹁
異
聞
﹂，
至

今
不
忘
：
在
非
洲
的
一
個
沙
漠
，
一
名
男
子

被
一
頭
野
豹
襲
擊
，
結
果
，
野
豹
被
他
活
活

扼
死
。
這
是
本
能
，
只
有
生
存
的
本
能
才
可

以
在
命
懸
一
線
之
際
創
造
奇
蹟
。
倖
存
的
非

洲
男
子
也
不
知
道
氣
力
從
何
而
來
，
他
只
顧
拚
命

地
扼
㠥
野
豹
的
咽
喉
，
直
至
野
豹
氣
絕
身
亡
。

那
就
是
說
，
生
死
關
頭
，
人
也
是
猛
獸
，
甚
或

比
猛
獸
更
兇
殘—

—

徒
手
殺
死
一
頭
野
豹
的
人
，

一
定
要
比
野
獸
更
兇
猛
，
比
野
獸
更
獸
性
，
在
兩

個
只
能
活
一
個
的
曠
野
裡
，
他
別
無
選
擇
了
：
那

是
生
存
的
本
能
，
生
命
最
後
的
博
弈
。
那
是
一
個

適
者
生
存
的
在
蠻
荒
世
界
，
根
本
不
會
有
人
去

想
：
被
殺
的
野
豹
是
不
是
受
保
護
動
物
？

在
生
死
關
頭
，
人
亦
獸
也
。
若
干
年
前
，
在
美

國
，
一
名
愛
滋
病
患
者
願
意
冒
險
接
受
一
項
手
術

—
—

移
植
狒
狒
的
骨
髓
。
這
是
一
次
生
命
的
豪
賭

—
—
double

or
nothing

，
要
就
是
加
速
死
亡
，
要
就
是
奇
蹟

地
活
下
去
；
移
植
狒
狒
的
骨
髓
，
病
人
變
成
了
實
驗
室
內
的

白
老
鼠
。
他
還
有
別
的
選
擇
嗎
？

在
生
死
關
頭
，
人
亦
獸
也—

—

可
以
徒
手
殺
死
一
頭
野
豹
，

也
可
以
接
受
狒
狒
的
骨
髓
的
移
植
，
生
命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

也
不
管
是
獸
性
還
是
人
性
了
。
在
生
死
關
頭
，
人
可
以
擱
下

尊
嚴
、
擱
下
理
性
、
擱
下
感
情
、
擱
下
人
性⋯

⋯

擱
下
一

切
，
只
想
活
下
去
，
只
想
奇
蹟
地
活
下
去
。

很
多
故
事
都
有
所
謂
教
訓
，
殺
豹
的
故
事
在
告
誡
活
得
不

耐
煩
的
地
球
人
：
千
萬
不
要
以
文
明
的
尺
量
度
無
明
的
生

命
。
在
文
明
世
界
裡
，
吸
煙
的
女
人
歷
來
都
被
看
作
﹁
異

端
﹂，
卡
門
、
嘉
寶
、
菲
丹
娜
蕙
、
白
光
、
梅
艷
芳
，
都
吸

煙
，
她
們
吸
煙
的
照
片
廣
泛
流
傳
，
看
官
都
說
那
就
是
性

感
，
不
羈
，
寂
寞
，
解
放⋯

⋯

反
正
就
是
挑
戰
父
權
世
界
的

禁
忌
，
在
禁
煙
大
時
代
之
前
，
據
說
全
球
共
有
二
億
名
吸
煙

的
女
人
，
一
半
在
發
達
國
家
，
另
一
半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

據
說
，
每
年
有
五
十
萬
名
吸
煙
的
女
人
死
亡
；
據
說
，
在

發
達
國
家
，
每
一
百
名
女
性
，
便
有
二
十
一
名
是
吸
煙
的
。

據
說
，
在
發
展
中
國
家
，
每
一
百
名
女
性
，
便
有
八
名
是
煙

民
。
於
是
有
人
猜
想
，
女
性
吸
煙
與
否
，
跟
女
權
是
否
確
立

大
概
有
莫
大
的
關
係
，
從
而
推
論
，
女
性
的
經
濟
能
力
也
跟

她
們
是
否
吸
煙
成
正
比
。

於
是
有
人
大
做
文
章
，
認
定
女
性
經
濟
能
力
愈
獨
立
，
女

權
便
愈
高
漲
，
而
女
性
吸
煙
的
比
率
也
因
而
提
高
。
不
用
調

查
也
知
道
，
職
業
女
性
的
吸
煙
人
數
遠
遠
多
於
家
庭
主
婦⋯

⋯

根
據
上
述
資
料
，
大
概
可
以
寫
︽
吸
煙
女
性
主
義
︾，
或

︽
女
性
吸
煙
社
會
學
︾
吧
。
女
性
為
甚
麼
要
吸
煙
？
且
慢
，
這

問
題
大
概
是
大
男
人
提
出
的
；
女
性
主
義
者
會
反
問
︰
女
性

為
甚
麼
不
可
以
吸
煙
？
對
了
，
請
小
心
性
別
歧
視
。

也
請
想
想
，
在
緬
甸
、
雲
南
的
邊
陲
地
帶
，
不
是
也
常
見

少
數
民
族
的
婦
女
也
吸
煙
嗎
？
在
非
洲
、
南
太
平
洋
的
島

嶼
，
拉
丁
美
洲
的
鄉
野
，
不
是
也
常
見
婦
女
抽
紙
煙
嗎
？
那

倒
不
一
定
是
母
系
社
會
的
遺
風
，
她
們
在
勞
動
之
後
，
吸
自

採
自
捲
的
煙
葉
，
極
可
能
只
是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吸
煙
就
像

喝
茶
、
吃
飯
那
樣
自
然
，
別
無
其
他—

—

對
了
，
千
萬
不
要
以

文
明
的
尺
量
度
無
明
的
生
命
。

豹與吸煙
葉　輝

琴台
客聚

立
法
會
議
員
田
北
辰
主
張
立
法

會
會
議
用
英
語
發
言
。
原
因
是
香

港
社
會
一
般
的
英
語
水
平
下
降
，

要
由
立
法
會
來
作
個
提
倡
。

但
是
，
提
高
英
語
水
平
，
是
不

是
只
有
立
法
會
的
會
議
作
個
表
率
便
可

以
奏
效
？

如
果
強
制
立
法
會
會
議
用
英
語
發

言
，
恐
怕
有
一
半
議
員
未
必
能
適
應
，

即
使
勉
強
用
英
語
發
言
，
肯
定
鬧
出
笑

話
不
少
。

其
實
香
港
學
校
的
學
生
不
僅
英
語
水

平
下
降
，
中
文
水
準
同
樣
下
降
。
如
果

要
求
立
法
會
議
員
開
會
時
用
普
通
話
發

言
，
同
樣
有
一
半
以
上
議
員
不
能
適

應
，
說
起
話
來
鬧
出
笑
話
更
多
。

提
高
青
年
學
生
的
語
文
水
平
，
的
確

是
當
務
之
急
。
但
肯
定
不
是
由
立
法
會

採
用
英
語
發
言
來
解
決
，
而
應
該
是
在

中
小
學
的
基
礎
教
育
中
增
撥
資
源
。
多

聘
語
文
教
師
，
增
加
語
言
教
學
設
備
，
營
造
說
英
語

和
普
通
話
的
環
境
。

其
實
當
前
立
法
會
要
關
注
的
事
情
多
㠥
，
會
議

用
的
語
言
並
非
當
務
之
急
。
港
英
統
治
時
期
，
立

法
局
都
是
只
用
英
語
發
言
。
只
是
到
了
後
期
，
港

英
當
局
委
任
了
九
龍
巴
士
的
一
個
站
長
王
霖
進
入

立
法
局
，
表
示
加
入
基
層
代
表
。
而
王
的
英
語
不

靈
光
，
於
是
允
許
用
粵
語
發
言
，
並
安
排
即
時
傳

譯
。今

天
的
立
法
會
如
有
外
籍
的
高
級
公
務
員
參
加
答

詢
，
仍
有
即
時
傳
譯
。
雙
語
並
用
，
並
無
困
難
。

立
法
會
的
當
務
之
急
，
是
整
頓
會
場
秩
序
。
大
聲

叫
嚷
，
亂
拋
雜
物
，
這
種
重
複
又
重
複
的
﹁
作

騷
﹂，
已
令
人
看
而
生
厭
，
也
貽
笑
大
方
。
莊
嚴
之

廟
堂
之
內
，
其
氣
氛
已
被
破
壞
無
遺
。

可
惜
的
是
這
種
港
式
的
議
會
文
化
，
接
班
有
人
，

從
此
以
往
，
令
人
憂
慮
。

田
北
辰
先
生
關
心
香
港
英
語
水
平
低
下
，
其
志
可

嘉
。
但
對
症
下
藥
，
仍
有
許
多
應
對
措
施
，
並
不
在

於
立
法
會
會
議
用
語
一
項
。
而
中
文
水
平
的
不
堪
，

實
更
令
人
憂
慮
。
香
港
不
少
中
文
報
章
，
文
字
及
標

題
的
不
通
，
令
人
扼
腕
。
某
新
進
立
法
會
議
員
，
在

報
章
上
寫
專
欄
，
文
字
不
通
，
用
語
不
當
，
語
言
的

﹁
三
及
第
﹂，
早
已
貽
笑
大
方
。

立法會用英語？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新
疆
羅
布
泊
，
被
稱
為
死
亡
之
海
，
是
一
個
戈
壁
沙

漠
，
白
天
的
溫
度
四
十
多
度
，
地
表
溫
度
達
到
七
十

度
，
晚
上
的
溫
度
下
降
到
零
下
四
十
度
，
沒
有
水
源
，

經
常
颳
起
十
二
級
大
風
，
人
類
很
難
生
活
。
中
國
的
第

一
顆
原
子
彈
，
就
在
這
裡
進
行
爆
炸
。

中
國
已
經
從
哈
密
建
造
了
一
條
鐵
路
直
通
入
死
亡
之
海
，

開
發
羅
布
泊
的
礦
產
資
源
。
這
裡
有
金
礦
、
銅
礦
、
鉀
礦
、

鎳
礦
，
價
值
高
昂
。
上
述
的
金
屬
資
源
，
中
國
需
要
大
量
進

口
。
哈
羅
鐵
路
由
中
國
鐵
道
部
、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
國

家
開
發
投
資
公
司
合
作
建
設
，
正
線
全
長
三
百
七
十
三
點
八

公
里
，
總
投
資
約
三
十
億
元
，
總
工
期
兩
年
。

羅
布
泊
，
曾
是
中
國
第
二
大
內
陸
湖
，
上
個
世
紀
初
湖
面

仍
達
五
百
平
方
公
里
。
但
到
二
十
世
紀
中
後
期
，
由
於
塔
里

木
河
下
游
斷
流
，
羅
布
泊
逐
漸
萎
縮
，
一
九
七
二
年
徹
底
乾

涸
，
成
為
﹁
死
亡
之
海
﹂。
一
九
八
零
年
中
國
著
名
科
學
家

彭
加
木
在
這
裡
科
考
時
失
蹤
，
這
些
都
為
羅
布
泊
增
添
了
神

秘
的
色
彩
。
羅
布
泊
地
下
埋
藏
豐
富
的
資
源
，
尤
其
是
鉀
鹽

儲
量
全
國
第
一
。
地
質
部
門
勘
探
表
明
，
羅
布
泊
僅
羅
北
區

和
東
西
台
鉀
鹽
儲
量
就
達
五
億
噸
。
而
中
國
每
年
需
要
鉀
肥

一
千
多
萬
噸
，
其
中
約
百
分
之
七
十
依
賴
進
口
。
最
近
，
這

裡
還
找
到
了
一
個
大
型
的
鎳
礦
，
鎳
是
製
造
不
㢛
鋼
、
錢

幣
、
未
來
的
電
池
或
電
子
器
材
的
重
要
材
料
之
一
，
是
我
國

重
要
的
戰
略
性
資
源
，
目
前
我
國
是
世
界
上
鎳
金
屬
消
費
的

第
一
大
國
，
但
每
年
所
需
要
的
鎳
礦
百
分
之
五
十
卻
要
依
靠

進
口
。
經
過
五
年
的
鑽
探
，
我
國
在
新
疆
羅
布
泊
邊
緣
的
若

羌
坡
北
地
區
發
現
了
一
個
特
大
型
鎳
礦
。
鎳
礦
的
形
成
，
和

早
期
的
地
殼
火
山
運
動
有
極
大
的
關
係
，
地
殼
核
心
的
硫
磺

成
分
，
在
高
溫
狀
態
下
，
熔
解
了
黃
金
、
鎳
、
鉑
、
銅
等
等

金
屬
，
沿
㠥
地
殼
上
的
岩
漿
管
道
，
向
上
冒
出
。
如
果
火
山

熔
岩
管
道
遭
受
到
了
堵
塞
，
就
會
形
成
黃
金
、
鎳
的
垂
直
性
礦
脈
。
如

果
從
地
面
向
下
鑽
探
，
鎳
礦
好
像
一
個
圓
柱
體
，
橫
切
面
積
不
大
，
但

礦
脈
上
下
伸
展
幾
公
里
，
就
會
形
成
大
礦
。
這
正
是
很
難
找
到
鐵
鎳
礦

的
原
因
，
鑽
探
找
尋
鎳
礦
，
打
水
漂
的
機
會
很
高
。
羅
布
泊
發
現
的
鎳

礦
，
開
採
的
價
值
達
到
五
百
億
元
人
民
幣
。
有
了
羅
布
泊
開
採
的
經

驗
，
中
國
今
後
找
尋
鎳
礦
藏
，
將
會
有
新
的
理
論
指
導
，
中
國
將
會
把

勘
探
的
理
論
和
選
取
開
鑽
地
點
的
位
置
相
結
合
，
找
到
更
加
多
的
極
有

戰
略
性
的
金
屬
。

死亡之海原來是聚寶盆
范　舉

古今
談

一
九
七
二
年
，
致
群
劇
社
成

立
。
一
晃
眼
，
今
天
它
已
要
慶
祝

其
四
十
歲
壽
辰
了—

—

只
比
我
們

常
說
﹁
喝
其
奶
水
大
﹂
的
無
㡊
電

視
年
輕
五
年
而
已
。

香
港
的
劇
團
起
步
不
早
，
四
十
年
前

成
立
而
至
今
仍
屹
立
的
致
群
可
算
是
香

港
一
眾
劇
團
的
老
大
哥
之
一
。
這
名
老

大
哥
在
過
去
四
十
年
共
上
演
了
八
十
個

劇
目
，
雖
然
不
算
多
產
，
卻
為
香
港
劇

壇
演
出
了
多
個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名

劇
。
它
挑
選
的
劇
本
以
偏
重
社
會
氣
息

和
關
心
中
國
的
創
作
劇
為
主
，
如
︽
飛

越
瘋
人
院
︾
、
︽
武
士
英
魂
︾
、
︽
人

啊
！
人
︾
、
︽
瞿
秋
白
之
死
︾
、
︽
起

航
，
討
海
號
！
︾、
︽
袁
崇
煥
之
死
︾、

︽
陽
光
站
長
︾
及
︽
斜
路
上
︾
系
列
等
，

其
中
更
有
一
些
製
作
獲
得
獎
項
。
儘
管
致
群
不
是

職
業
劇
團
，
但
每
次
演
出
的
演
員
和
幕
後
班
底
都

是
專
業
人
員
，
是
香
港
劇
壇
的
重
要
劇
團
之
一
。

為
了
慶
祝
四
十
周
年
，
致
群
將
於
本
月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五
日
上
演
一
台
名
為
︽
七
位
導
演
眼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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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戲
，
邀
請
七
位
戲
劇
創
作
人
分
別

導
演
七
個
短
劇
。
這
七
位
導
演
包
括
莫
昭
如
、
潘

惠
森
、
黃
智
龍
、
陳
恆
輝
、
陳
麗
珠
、
羅
靜
雯
及

張
秉
權
，
位
位
都
是
獨
當
一
面
、
在
自
己
的
戲
劇

領
域
上
有
所
成
的
資
深
戲
劇
人
。
他
們
風
格
各

異
，
對
戲
劇
的
追
求
亦
不
一
。
這
次
一
同
在
同
一

舞
台
上
分
別
呈
獻
自
己
的
作
品
，
五
花
八
門
，
各

師
各
法
，
讓
觀
眾
在
同
一
個
晚
上
可
以
觀
賞
到
七

個
不
同
種
類
和
品
味
的
戲
劇
小
品
，
恍
如
品
嘗
一

個
戲
劇
什
錦
拼
盤
，
確
是
劇
壇
一
項
特
別
的
事

件
。表

演
方
面
則
雲
集
香
港
不
同
年
代
和
不
同
表
演

風
格
的
多
名
著
名
舞
台
演
員
，
如
傅
月
美
、
邵
美

君
、
陳
麗
珠
、
黃
呈
欣
、
白
耀
燦
、
余
世
騰
等
。

他
們
之
中
有
很
多
都
是
舞
台
劇
頒
獎
禮
的
常
客
，

擁
有
自
己
的
演
戲
理
念
和
特
色
。
這
次
藉
㠥
致
群

的
盛
事
，
讓
他
們
有
一
個
互
相
交
流
、
觀
摩
的
機

會
，
相
信
也
是
演
員
所
珍
惜
的
。
希
望
演
出
後
致

群
能
將
是
次
經
驗
詳
細
記
下
，
不
要
讓
寶
貴
的
創

作
經
驗
流
失
。

致群四十年
小　蝶

演藝
蝶影

近
年
隨
㠥
中
國
人
購
買
能
力
的

提
升
，
水
漲
船
高
，
中
國
女
模
特

不
斷
在
歐
美
各
大
城
市
時
裝
活
動

湧
現
，
圓
了
與
國
際
接
軌
之
夢
！

這
情
況
就
似
日
本
，
日
本
人
可

以
說
﹁
不
﹂
的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購

買
力
強
的
時
期
，
西
方
人
給
你
一
響
回

饋
，
在
巴
黎
看Show

沒
有
東
方
面
孔
未

夠
時
尚
，
因
此
以
藝
伎
化
妝
成
名
的
山

口
小
夜
子Sayoko

，
身
高
一
米
八
○
在

日
本
女
性
中
，
尤
其
八
十
年
代
非
常
罕

見
的T

o
k
o

︵
人
如
其
名
，
真
的
太

高
！
︶，
大
紅
大
紫
入
型
入
格
。

論
出
名
及
影
響
力
，
今
天
貴
為
真
真

正
正
具
備
所
謂
國
際
超
級
名
模
名
實
的

中
國
湖
南
女
孩
劉
雯
，
相
比
小
夜
子
，

仍
有
頗
長
距
離
。
當
年
山
口
小
姐
基
本

上
是
一
具
東
方
面
孔
的
標
籤
，
一
種
鬼
魅
的
標

準
。當

然
不
同
年
代
審
美
自
有
異
樣
的
標
準
。
劉
雯

在
內
地
，
在
時
尚
界
，
的
確
名
氣
奔
馳
，
猶
如
年

前
大
紅
大
紫
的
飯
島
愛
。
但
小
夜
子
的
感
染
力
伸

展
至
電
影
界
、
藝
術
界
，
成
為C

ult

之
代
號
。
過
去

四
十
年
，
雖
然
也
有
一
串
在
國
際
時
尚
舞
台
名
氣

響
噹
噹
的
東
方
女
孩
，
菲
律
賓A

nna
B
eale

，
日
本

T
oko

、
飯
島
愛
，
香
港
許
愛
蓮
，
馬
來
西
亞
陳
曼

玲
，
中
國
李
盺
、
杜
鵑
、
孫
菲
菲
，
還
有
一
位
記

不
起
名
字
曾
經
與K

ate
M
oss

同
期
同
樣
不
高
大
在

九
十
年
代
非
常
走
紅
的
越
南
女
孩⋯

⋯

然
而
相
比

年
前
病
逝
的
山
口
小
夜
子
，
無
一
能
及
！

小
夜
子
的
廣
泛
感
染
力
，
從
名
字
開
始
。
知
曉

漢
字
人
士
，
肯
定
會
為
這
三
個
子
微
微
輕
震
，
怎

會
改
得
如
此
精
彩
好
名
？
不
理
它
是
否
藝
名
，
能

想
出
如
此
一
唸
難
忘
名
字
，
應
記
一
功
！

外
形
嘛
？
不
論C

hanel

流
行
斯
文
雅
淡
，M

ugler

超
太
空
時
代
，V

alentino

堅
守
羅
馬
盛
世
，
人
人

髮
型
化
妝
隨
主
題
變
個
九
彩
，
就
只
有
小
夜
子
小

姐
獨
善
其
身
，
繼
續
她
的
東
方
娃
娃
劉
海
及
肩

髮
，
還
有
她
的
標
誌
：
藝
伎
化
妝
。

無
人
可
改
，
也
從
無
發
放
過
她
的
廬

山
真
面

目
，
如
此
架
勢
，
不
要
說
東
方
模
特
，
就
是
九
十

年
代
那
伙
原
創
超
級
名
模
也
不
能
相
比
！

東方面孔
鄧達智

此山
中

聽說這樣一個故事——
從前，有個年輕人與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相當

貧困。後來年輕人由於苦惱而迷上了求仙拜佛。
母親見兒子整日唸唸叨叨、不事農活的癡迷樣
子，苦勸過幾次，但年輕人對母親的話不理不
睬，甚至把母親當成他成仙的障礙，有時還對母
親惡言相向。
有一天，這個年輕人聽到別人說起遠方的山上

有位得道的高僧，心裡不免仰慕，便想去向高僧
討教成佛之道，但他又怕母親阻攔，便瞞㠥母親
偷偷從家裡出走了。
他一路上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終於在山上找

到了那位高僧。高僧熱情地接待了他。席間，聽
完他的一番自述，高僧沉默良久。當他向高僧問
佛法時，高僧開口道：「你想得道成佛，我可以
給你指條道。吃過飯後，你即刻下山，一路到
家，但凡遇到有赤腳為你開門的人，這人就是你
的佛。你只要悉心侍奉，拜他為師，成佛又有何
難？」
年輕人聽後大喜，遂叩謝高僧，欣然下山。
第一天，他投宿在一戶農家，男主人為他開門

時，他仔細看了看，男主人沒有赤腳。
第二天，他投宿在一座城市的富有人家，更沒

有人赤腳為他開門。他不免有些灰心。
第三天，第四天⋯⋯他一路走來，投宿無數，

卻一直沒有遇到高僧所說的赤腳開門人。他開始
對高僧的話產生懷疑。快到自己家時，他徹底失
望了。日暮時，他沒有再投宿，而是連夜趕回
家。到家時已是午夜時分。疲憊至極的他費力地
叩動了門環。屋內傳來母親蒼老驚悸的聲音：
「誰啊？」

「我。你兒子。」他沮喪地答道。

很快地，門開了。一臉憔悴的母親大聲叫㠥他
的名字把他拉進屋裡。藉㠥燈光，母親流㠥淚端
詳他。
這時，他一低頭，驀地發現母親竟赤㠥腳站在

冰涼的地上！
剎那間，靈光一閃，他想起高僧的話。他突然

什麼都明白了。
在一次作協的采風活動中，一位皈依的朋友在

坐車的途中跟我講了這個故事。每次聽到這樣的
故事，我總會心生歡喜，覺得佛很親近。想起媽
媽平時常常對我的叮嚀：要孝敬公婆，要與人為
善，要幫助有難處的人，要多給在遠方的妹妹寫
信寧願少寫點文章，要記得時常向姨媽舅媽叔叔
嬸嬸等長輩打電話問候⋯⋯這不是向善向美的佛
的教誨又是什麼呢？
每次打掃衛生，媽媽總是順手把家門前走廊、

公共樓道都清掃一遍，好像這也是她的職責一
樣，長年累月無怨無悔；每次我給她一點東西，
她總要問一句：是不是也給婆婆送去了？看到我
點頭她才會安心收下；心靈手巧的媽媽長年忙
碌，裁衣煮飯，做了新衣服、或者煮了好吃的東
西總是不忘記分給親友，媽媽對孩子、對親友
好，從來不圖回報，彷彿她的快樂都藏在勞動、
汗水和付出中⋯⋯這樣的善行不是佛又是什麼
呢？
偶爾，和皈依的朋友聊天，常常聽到感慨「你

的悟性很好」，我想那一定是媽媽給我的啟發吧，
因為在我的心目中，媽媽一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和行為的楷模。從這個層面上來看，我是一個與
生俱來信佛、敬佛的人。因為，媽媽總是在我迷
惑的時光開導我。
比如，近段時間，我覺得以前一直很機靈的婆

婆，隨㠥年齡的增高時有糊塗的狀況出現，前不
久的一天，我陪她去銀行取錢，她很固執地把一
千元錢理解成一萬元。我心中暗暗擔心：婆婆會
不會冤枉我是個貪婪的兒媳把她的錢佔為私有
啊？只是婆婆犯糊塗倒也罷了，只怕連家中的兄
弟姐妹們都一起誤解了我呢。一向不讓女兒受一
點點委屈的媽媽，這一回破例沒有像以往一樣一
味地袒護我：「婆婆她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了冤
枉你一回也沒什麼要緊的，即使兄弟姐妹們都跟
㠥冤枉你，也不要太計較，做人要善良，還要包
容、大度。只要你自己做得正，心中無愧就行
了。」媽媽還再三叮囑：「你有時間，應該多去
看看婆婆，畢竟她已經是八十五歲的高齡了，你
公公又不在世了，她一個人出門很不方便的。你
沒時間就少來我這裡幾次，我和你爸爸兩個人可
以互相照應，相對來說，我們年紀也輕一點。」
聽了媽媽的話，我會趁㠥雙休日，趕去婆婆

家，小心翼翼地攙扶㠥她老人家去靈峰賞梅，去
六公園透透氣。看㠥婆婆開心的笑臉，我也會想
到熱愛大自然的媽媽若是走進太子灣的那一片鬱
金香和櫻花林中，一定會笑成一朵花的模樣。特
別是聽媽媽說找不到同伴一起去賞花時，我也是
很想陪伴媽媽去踏春的，只是媽媽總是說，你婆
婆更弱勢、更需要幫助。
我只有在上班的午休間隙去看看父母，瑣瑣碎

碎地跟他們聊聊家長里短。我給媽媽看替婆婆拍
的照片，告訴媽媽，婆婆誇我細心，有我攙扶㠥
出門她就很放心了。就像小時候告訴媽媽我考試
得了98分一樣，媽媽總是提醒我不能驕傲。媽媽
說：「你婆婆誇你，並不是說你做得特別好。天
天和老人一起生活、照顧老人起居的那個人才是
最辛苦的，而且常常會落得個吃力不討好的結
果。因為天長日久的陪護難免會有不周到的地
方，尤其是稍微有點不耐心，老人往往會誤認為
久病床前無孝子了。而偶爾去看看老人，陪他們
說說話，替他們幹點活的小輩反而容易得到老人
的誇獎。」
或許是媽媽為了讓我不要太掛心吧，她說，她在

陽台上種了許多花，拍照片也不比公園遜色——那
一株粉白色、一株藍紫色的風信子，在大大的葉
子上，像一雙翠綠的手掌捧㠥一嘟嚕一嘟嚕的珍
珠；還有一枝枝紅色的鬱金香亭亭玉立於花牆之
上；尤其是那一樹山茶花，琳琳琅琅的花朵墜滿
了枝葉間，一朵一朵又紅又艷，和李清照的「綠
肥紅瘦」正好相反，紅花比綠葉更多、更壯碩。
以前一直覺得艷俗的山茶花，經由媽媽的手澆
灌、培育之後，看㠥像勞模或是平民英雄胸前的
大紅花，那種美麗充滿㠥一種道德的力量，我知
道，那是媽媽充滿㠥慈愛、向美向善的心靈花園
中有心花在怒放呵！
媽媽從來不曾對我講過那些高深的佛理，只是

用她那與生俱來的善良讓我對皈依有了自己的感
悟：若是真的敬佛，那就從珍惜母愛、感恩母愛
做起，並記住媽媽的話，學習媽媽的善行，好好
孝敬父母長輩如敬佛。因為在你失意、憂傷、徬
徨，甚至絕望的時候，母親就是那個可以毫不猶
豫地赤㠥腳快速為你開門的人，不用管你是怎樣
的卑微、落魄，甚至於迷失，母愛就是可以寬恕
你的一切過失的胸懷，還會及時地為你指明方
向。這就是母親，佛一樣的母親，是我的媽媽，
也是所有人的媽媽。原來，佛就在我們每一個人
的身邊啊！
母愛如佛，佛如母愛。

母愛是佛

■珍惜母愛、感恩母愛。 網上圖片


